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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城七里，文脉绵延千年，说起这

里的山河风骨与人间风雅，总绕不开这

一座黄楼和楼头的那一轮明月。

夏末秋初的彭城，夜里已有几分

凉意。我和丈夫一同登上黄楼，晚风拂

过飞檐。皓月高悬夜空，清辉漫过黄河

故道，洒遍这一城山水。九百多年世事

更迭，可今夜我仰望的月，与当年苏轼

在彭城望见的，原是同一轮。月色，映

照出苏子瞻在彭城的两载春秋, 藏着

他一腔赤诚与一场未尽的相逢。

子瞻，“瞻”本义就是举目远望。

苏轼与彭城的缘分，就在这一重又一

重的凝望里。

素白月色下的遇见

相逢之望

月色素净，照见了苏轼初来彭城
时的意气与期许。

北宋熙宁十年，苏轼自密州启
程，携弟弟苏辙一路泛舟泗水，奔赴
彭城知州任上。他本钟爱山水，踏遍
彭城各处。登快哉亭，叹 “贤者之
乐，快哉此风”；访云龙山水，赞“一
色杏花三十里”。

我时常想，在密州写下“明月几
时有？把酒问青天”和“料得年年肠
断处，明月夜，短松冈”的苏轼，踏上
彭城时是怎样一种心境。于苏轼而
言，来到徐州应该算得上是一段安稳
的际遇。“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
年何处看”，在彭城，苏轼与弟弟共
度难得的团圆之夜。此时，距离乌台

诗案只剩两年，风波尚在远方。大宋彭城街市熙攘，商铺
林立，勾勒出鲜活热闹的市井画卷。千年流转，旧时市集
的烟火不曾消散，如今藏在户部山的青砖古巷、回龙窝
的老街之中。

这是一场温柔的相逢。彼时的子瞻，赋诗抒怀，心中
风月坦荡。抬眼望向崭新的城池，这一望，是这段千古情
缘的开篇，干净而明亮。

赤红月色下的坚守

一城守望

风云骤起，月色骤换，化作一轮炙热的红月，高悬洪
水滔天的彭城上空。

平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黄河水奔涌而来，浊浪
逼近城墙，满城百姓人心惶惶。有人劝他弃城避险，可苏
轼却决意留下，与百姓共存亡。他束衣执杖，七十多个日
夜风雨无阻，巡河堤、定对策。赤红的月光穿透风雨，落
在他的身影上，也落在奋力护城的百姓肩头。这抹红，是
为官者体恤苍生的赤诚，是彭城儿女守望相助的豪迈。

风雨终会平息。在苏轼与全城百姓坚守之下，洪水
退去，万家灯火重新亮起。为镇固水患、铭记民功，苏轼
取五行土克水之意主持修筑黄楼。一座黄楼屹立城头，
成为彭城独有的精神印记。

风雨散尽，山河安澜。这时的苏子瞻，早已不只是赏
景赋诗的过客。他扎根此地，目光牵挂城中百姓。月色无
言，见证着他对彭城不离不弃的守望。

清碧月色下的重逢

千年回望

尘埃落定，黄楼之上尽是文人雅韵，也有着一别经
年的眷恋。

水患平息，城池安然，彭城迎来了一段风雅的时光。
黄楼落成，群贤毕至。秦观挥毫作《黄楼赋》，记彭城盛
事；苏轼与友人把酒赋诗，月光融进一行行诗文中。

两年任期将尽，一纸调令，终要辞别彭城。碧月临
水，却藏着无尽怅惘。他辞别手足亲人，辞别彭城百
姓，辞别守护两载的一城山河。“天涯流落思无穷！既
相逢，却匆匆。”一叶扁舟泛于泗水烟波，驶离彭城，消
失在月色下的水雾深处。这一别，苏子瞻终其一生再未
踏归彭城。

离开彭城后，苏轼辗转南北，宦海沉浮。无数月夜追
忆彭城，频频回首望向这座城。世人皆叹，苏轼一别彭
城，再无归期。可我始终相信：离别不是结束，而是一场
漫长的重逢。

今夜我踏月登楼，向着千年前的身影举目瞻望。他
的快哉之气与凛然风骨早已藏在黄楼的月色里，藏在
快哉亭的清风里，藏在户部山的烟火里，藏在云龙山的
松涛、云龙湖的波光里，藏在彭城七里生生不息的文脉
风骨里。原来，我早已在云龙山的青石之上遇过他，在云
龙湖的晚风之中遇过他，在黄楼的望月凭栏处遇过他，
在苏公塔的斜阳光影里遇过他。

站在楼头，我向着千年前的他轻轻挥手。好像是一
场梦，又绝非梦，我分明看到他也向千年后的彭城大地，
向着这大地上的我们挥了挥衣袖。

我们与苏轼，苏轼与我们，终会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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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

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

姓家。”

刘禹锡的《乌衣巷》写尽世家宅院
的兴衰气韵。在徐州户部山，藏着一处
媲美旧时王谢门第的古宅———崔家大
院。这座户部山上历史最久、规模最大、
规制最高的明清院落，携六百年风霜，
以精巧绝伦的苏北建筑风骨，让昔日世
家盛景，飞入了寻常百姓眼底，沉淀成
独属于彭城的古建风华。

大院的文脉风骨，始于明代嘉靖
年间。翰林崔海不满朝政昏暗，辞官归
隐徐州，在南山结庐而居，比户部分司
南迁尚早六十余载，为这片土地埋下
诗礼世家的根基。崔氏一族科甲鼎盛，
明清两代十三人登科入仕，书香传家、
声名显赫。如今所见的崔家大院，为清
代名士崔焘奉旨扩建，由上院、下院、
客屋院三院相连而成，三百二十余间
屋宇错落排布，半覆户部山西坡，层层
叠叠的院落格局，尽显世家大族的恢
弘气度。

崔家大院的美，藏在一砖一瓦的规
制雕琢里，是徐州传统古建工艺的集
大成之作。青砖墙肌理温润厚重，浅灰

合瓦错落铺展，灰青相映、古朴素雅，简约间自带灵动
气韵。而整座宅院的精髓，当属屋脊之上的极致装饰，
层层脊饰分级有序、工艺考究，是古代门第地位最直观
的彰显。

古建向来以脊饰定等级，民间最高规制便是“五脊
六兽”。大院屋顶一正脊、四垂脊共五道屋脊，依次排布
獬豸、天马、狻猊等瑞兽，形态逼真、静立檐端。古时礼
制森严，脊兽的造型也大有讲究，“家有功名是张嘴兽，
家无功名用闭嘴兽”，崔家檐前瑞兽尽数张口扬威，恰
恰印证了家族世代科甲、仕途显赫的尊贵身份，为肃穆
宅院平添几分威严正气。

在五脊六兽之上，更有着高阶珍品“插花云燕”，这
是徐州古建独有的顶级营造技艺。不同于寻常插花兽的
铁花点缀，崔家大院的插花云燕工艺更为繁复精巧，正
脊瑞兽顶端，雕琢出纤巧灵动的兰草，搭配翩然欲飞的
飞燕造型，辅以流云、日月、繁星等纹样交织缠绕。飞燕
展翅、流云舒卷、兰草吐芳，动静相生、疏密有致。自古
燕雀归堂便是吉兆，流云日月寓意岁岁安康，这些镌刻
在屋脊的纹样，承载着崔氏家族对安居乐业、岁岁顺遂、
诗书传家的美好期许，也藏着彭城百姓亘古不变的生活
愿景。

除却屋脊盛景，院内雕饰尽显匠心。近百件木雕雀
替、花板、驼峰、月梁错落分布，山花、勾檐、滴水之上，
牡丹雍容、兰草清雅、菊花傲骨、鱼跃龙门灵动鲜活。一
幅幅精美纹样栩栩如生，融山水、草木、祥瑞、励志于方
寸之间，将徐州民间工艺的细腻雅致、诗书家族的品性
风骨尽数呈现，整座大院宛如一本镌刻时光的线装古
籍，步步皆景、页页含韵，耐人细细品读。

院中一绝，当属形制精巧的鸳鸯楼，是苏北山地古
建因地制宜的典范。古时民居多为平房四合院，双层楼
阁本就罕见，而鸳鸯楼依托户部山山坡落差而建，不设
外置楼梯，南北两门相背、阴阳相生，上下两层各五开
间，因阴阳相称、两两成对，取谐音“鸳鸯”，寓意阖家
美满、世代和睦。

彼时户部山寸土寸金、宅基地珍稀，匠人匠心独运，
以极致精巧的布局盘活空间，院落四门相合、开合有度，
既最大化利用了山地空间，又契合四世同堂的儒家宗
法。族人分屋而居、邻里相融、长幼有序，让传统家族的
伦理秩序与团圆愿景，藏于建筑格局之中，兼具实用价
值与人文底蕴，是中式古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理念
的生动诠释。

还有古朴庄重的谢恩坊，婉转清幽的雕花腰廊……崔
家大院最大程度还原了古建原本的形制与神韵。一院一景
皆匠心独运，置身其间，游人总能从一砖一瓦、一檐一饰
间，触摸到古宅沉淀百年的温润风骨与世家气韵。

旧时王谢堂前，燕栖高堂、门第峥嵘；今日崔家大院，
古建风华、文脉绵长。昔日世家深宅的恢弘气韵，不再囿于
权贵望族，而是化作彭城大地的文化瑰宝，让千年楚汉风
韵、徐州古建之美，岁岁流传，浸润于寻常烟火人间。

仁 义 徐 州
◎韩亦可

沛县歌风台，台子不大，在平原上孤零零地立
着。晨光把檐角染成赤色———那是 “赤帝子” 的颜
色，也是《大风歌》最后一声叹息的颜色。这恐怕是
刘邦在这片土地上唯一的纪念。一个开国皇帝，汉家
天下的起点，整个民族姓氏的源头———在徐州，他只
占了一座台。

还有萧何。大汉开国第一功臣，长安城的未央宫
是他主持修建的，汉朝的法律制度是他起草的，连
“汉”这个国号，也是他和张良一起商量出来的。他在
徐州，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只在丰县老家有一处院子。

一个徐州人，走出了徐州，把一辈子献给了那个
叫“汉”的天下，然后徐州人就把他忘了。不是故意
的，是自然而然地忘了。因为他把自己活成了“汉朝的
萧何”，而不是“徐州的萧何”。他走得太干净了，干
净到故乡无从挽留。

而另一些人，徐州人给了他们最重的东西。
九里山在徐州北面，起伏绵延九里。山不算高，但

走势雄壮。相传，韩信在这里设过十面埋伏，指挥了决
定楚汉命运的一战。韩信不是徐州人，可徐州人给了
他一座山，记住了他在九里山上排兵布阵的那个瞬
间———那个瞬间里的军事才华，值得拥有一座山。徐
州人分得清战争和人。你打赢了仗，从此天下太平，我
就给你一座山。

子房山原名鸡鸣山。相传，张良在这里用一支箫
吹散了十万楚军，徐州人把鸡鸣山的鸡赶走，把子房
山给了张良。张良也不是徐州人，他祖籍在河南新郑。
可他在徐州的山上吹了一管箫，徐州人就记了两千
年。那箫声里的智慧，那场不流血的胜利———比韩信
的十面埋伏还要让徐州人着迷。杀人的本事固然大，
可不杀人的本事才是真本事。山名一改，就是一份无
声的契约：这座山，归张子房了。

户部山在徐州城南，项羽曾在这里建戏马台阅
兵。项羽不是徐州人，他和刘邦争天下，最后输了。可
徐州人没有忘记他。戏马台至今还在户部山上。项羽
站在台上。谁去都会想到———他穿着暗红色的战袍，
银盔银甲，披风被风灌满，猎猎作响。徐州人记住的，
是那个站在秋风里，披风被吹得满满的、八面威风的

楚霸王。他那份烈性，徐州人自己身上也有。所以他们
给了项羽一座山，全城最好的山。

云龙山在徐州城南，与户部山相邻。山上有放鹤
亭、饮鹤泉，有苏轼的诗。苏轼不是徐州人，他是四川
眉山人。他只在徐州做了两年知州，熙宁十年到元丰
二年，不到两年。可就是这两年，每个徐州人都会记住
他一辈子。他来的那年，黄河决口，洪水围城。他站在
城墙上，下令“官吏分堵以守”，自己“庐于城上，过
家不入”。几十天，直到洪水退去。走的时候，徐州人
送了他很远。徐州人把云龙山给了苏轼，不是因为他
官大，是因为他在洪水漫城的那个夜晚，没有走。

九里山、子房山、户部山、云龙山———四座山，给
了四个外乡人。而开国皇帝刘邦，只在沛县占了一座
台；开国功臣萧何，在徐州只有他自己家的一处宅子。

徐州人给刘邦一座台，不是亏待，是信任。信任他
不需要山来证明自己———他的歌已经够大了，大到两
千年后还有人在风里替他唱。而给那些外乡人山，是因
为他们终究要走的，山是徐州替他们留的行李。韩信走
了，张良走了，项羽走了，苏轼也走了。他们把最珍贵
的东西留在了徐州。徐州就把最重的东西———一座山，
压在他们留下的东西上面，好让它们不被风吹走。

萧何呢？他走了，连行李都不要。他只在丰县中阳
里留下一处简陋的老宅子。只是他的名字已经化进了
“咱们”这两个字里，化进了每一次自称“徐州人”时
的底气里。

仁义的徐州，它不按照功绩的大小来分配记忆。
功劳再大，大不过刘邦和萧何，可徐州人给他们的只
有一座台，一处院。情义再深，深不过项羽，一个对手，
徐州人却把全城最好的山给了他。思念再重，重不过
苏轼，一个过客，只做了两年官的外乡人，徐州人用一
座山来记住他。军事再精，精不过一个在徐州把战争
玩成艺术的人。心再悲悯，悲悯不过一个用箫声化解
了一场杀戮的人。徐州人心里有一杆秤，称的不是政
治功过，是人心向背———你在这片土地上留过什么，
徐州就还给你什么。

功过之外，另有尺度。胜负之外，尚有深情。
这就是徐州的仁义。

摔 进 一 座 城
◎董广民

我整个人是从花坛上悬空摔到路上的。
那一刻的时间很短，短到来不及想任何事。只记得

视线先是天空，然后是花坛的绿，再是扑面而来的水泥
地面。眼镜飞了出去，额头撞上什么硬的东西，温热的
液体瞬间漫过眉骨，渗进眼睛里，世界变成了模糊的
红。胳膊火辣辣地疼，像是被粗糙的什么狠狠刮了一
下。我趴在地上，愣了大约两秒，才意识到———我是头
先着地的。

腿也疼。从膝盖往上，一阵钝痛。但我还是爬起来
了。我甚至没有多看一眼那个花坛，没有骂一句 “倒
霉”，只是蹲下身，在满地碎渣子里摸到眼镜———镜片
裂了，镜腿歪了———可我把它架回鼻梁上，歪歪斜斜地，
跑向了公交车。

我要去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今天是采风的日
子，我知道这一去，头会继续疼，胳膊会继续渗血，腿
可能会肿起来。但我心里只有一件事：必须去。哪怕摔
得再重，采风不能缺。说不上什么豪言壮语，只是觉得
如果今天不去，回头想起这个早晨，我一定会比摔伤更
难受。人有时候就是这样，需要一点坚强，一点隐忍。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能扛，直到有一天，除了扛下
去，你别无选择。

大客车晃晃悠悠地穿过彭城广场时，我已经用纸
巾按住了额头的伤口。血止住了，但黏黏的，贴着头
皮。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就在彭城广场下方，我沿着台
阶走下去，冷气扑面而来，混着泥土和旧木头的气味。
那是一种很深很沉的味道，像是从地底下翻出来的，
带着时间的潮湿和重量。

然后我看见了那些遗址。千余平方米的明代街道、
房基、铁匠铺、豆腐坊，还有砖砌的灶台。石板路两旁，
藤筐筑成的防水堤坝保存得异常完整———那是徐州历
次地下发掘中首次见到的洪水防御工事。明代的人，他
们也怕水。水一来，城就淹了，房子塌了，人死了。可他
们筑堤坝，盖房子，重新生火做饭。淹了再建，建了再
淹，四百多次洪涝灾害，两千六百年的建城史，徐州就
这样一层一层地把自己叠了起来———城下城、街下街、
井下井。

我站在玻璃栈桥上，低头看着十二米深处那口汉
代古井。陶制井壁光滑细腻，两千多年了，它还立在原

地。我突然想起自己早晨那一摔。头着地，胳膊流血，
腿也疼。可我还是来了。原来人在某些时刻，真的会爆
发出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坚韧。摔倒了，爬起来，把歪斜
的眼镜推一推，继续往前走———没有选项的时候，反而
什么都不怕了。

也许冥冥之中真有某种安排———让我带着伤口
走进这个满是伤口的地方。你看那些明代的地基，有
的被洪水冲歪了，有的被泥沙半埋着，但它们的轮廓
还在。灶台的烟道还是黑黢黢的，像昨天还有人在这
里烧火做饭。铁匠铺的炉膛里还有炭渣，豆腐坊的石
磨静默地蹲在那里，等着下一个早晨。它们在废墟里
站了那么久，等的就是被人重新看见的一天。而我，带
着破皮流血的胳膊，歪着眼镜，站在它们面前———这
算不算某种彼此成全？

我额头的伤口在冷气里一跳一跳地疼。胳膊上的
划痕结了薄薄一层血痂。膝盖还是酸胀的，但我已经
忘了是什么时候站累的了。我在那些废墟间走了很
久，看汉代的水井，看明代的堤坝，看陶钵上刻着的
“彭城”二字———那是战国的灰坑里出土的，两个字
工工整整，一千多年后被后人拓下来，做成了徐州城
下城遗址博物馆的馆标。

古人刻下那两个字的时候，大概没想过它会被
这样看见。他们只是在灰坑里丢了一个普通的陶钵，
就像我早晨摔了一跤，爬起来，跑向公交车。我们谁
也没想到，一个破碎的瞬间，会在另一个时间里被郑
重地展出。

博物馆的顶部是缓坡屋面，与彭城广场的地面顺
接。从外面看，它像是广场被人掀起了一角，露出了下
面的秘密。我从地下走回地面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
彭城广场上人来人往，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脚下踩着明
代的街道、汉代的井。我的眼镜还是歪的，但我没有把
它扶正———就让世界保持一点倾斜的角度吧，也许这
样反而能看见更多。

头还在隐隐作痛，可采风完成了。人不知道自己有
多坚强，直到有一天除了坚强再无选择。今天我证实
了这件事。而徐州，两千六百年来，每一层被淹的城都
在证实同一件事———摔倒了就再建，掩埋了就再挖出
来。这座城市和今天的我，都没有辜负这个早晨。

副 刊


